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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讨冷战背景下有关马来语文的语言运动，它的起源是马来语文在19
世纪末面对西方殖民主义一一现代性下引起的一个长时段语言运动。本文将指
出四点，首先马来语文现代化乃由多个不同背景的群体参与，过程中或有张力
或有粘合，这包括了华人、马来人、国家、社会，资本等等。其次，本文分析
国际冷战对国语运动的影响，对左翼运动而言，国语运动是一场对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抗争的一部分。由于他布]当中许多人被打压成为政治
犯，送种抗争延续到大众所看不见的场域，把扣留营转换为抗争基地与文化生
产场域。其呈，国语运动的推动至少由呈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支撑，送包括
了基于社会契约的公平观、单一民族国家的平等和民族平等原则。最后，本文
将指出，随着华裔左翼运动的激进化，民族平等原则发展出W普通话反抗国语
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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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bout Malay language movement during Cold War period.
The language movement, as a response to the invasion ofwestern colonies, has started
since the late of 19th century. Fourmajor points are address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the
modernization ofMalay language involved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with their conflicts
and cooperation along the way. Secondly, the movement was deemed as a form of
anti-imperialism and anti-colonialism carried out by the leftists, a group of people
who had been oppressed. Although majority of them were arrested and detained,
they had transformed the detention camp as their field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to
continue their struggle. Thirdly, there were at least three political ideologies behind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Lastly, ‘‘Putonghua，’ was promoted as a counter to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by the Chinese leftists who became more radica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Keywords: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left wing，Malaya, cold war,

anti-national language

一、刖旨

1948年6月，英殖民颁布紧急法令，左派党团与左翼人±纷纷被查禁

与逮捕，许多人逃入森林，与马来亚共产党并肩作战，展开武装抗英运

动。部分人则转移阵地，在不同领域，继续反殖民运动。尤其是马来左翼

分子，在1950年代成立了不少语言与文学组织，透过语言文化活动，推动

反殖民抗争。其中最为瞩目的，是1950年在新加坡创立的五十世代作家行

列(Angkatan Sasterawan 50,简称五十世代），在多方奔走下，从1952年
起，他们与其他马来语文团体一连举办了兰届的马来语文大会（Kongres
Bahasa dan PersuratanMelayu),展开独立后马来人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
W五千世代为首的马来语文团体，从此成为殖民地政府或其后的巧盟政府

的压力团体，督促政府制定符合他们理念的语言与教育政策。

约莫此时，英殖民政府开始了整合殖民地境内教育体制的王作。根

据一些研究指出，这背后显然与英殖民政府"反共政策"有关。新加坡历

史学家孔莉莎这么说："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胜利后，形势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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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事件演变，英方不得不重新思考它的教育政策，要W—种渐进的方

式，把现存的依不同语言源流运作和政治忠诚迴异的学校体制，重新整合

起来。"（孔莉莎2011: 29) 1马来亚也面对相同的局势，殖民当局陆续

推出不同的教育报告、白皮书等，尝试把多源流教育整合为马来语和英语

源流，希望透过进一步强化对教育的管制，隔绝中国共产党对殖民地的

影响。当时左翼人±对此相当警觉，例如1966年劳工党榜城分部《党讯》

刊登的一则文告："华校和民族学校向来都被认为是左派和进步力量的来

源，是培养左派干部和民族爱国也的所在地，因此，英殖民主义者和反动

派一路来都千方百计要消灭华校和其他民族学校，妄图断绝和压制反帝爱

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W达到其长远统治我国的政治目的。"（李万千编
2012： 8)正是在此背景下，华人社会在林连玉领导下展开了华教运动，

尝试让华文学校纳入国家体制的同时，保存其华教特质，即W华语为教用
语、考试语和行政语言。

另一方面，美国也参插一脚，在东南亚部署战略。1957年美国制定

《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指导方针》，其最重要的目标是，削弱中国共

产党的力量和威信。为达此目的，"美国驻东南亚有关人员还曾直接帮
助东南亚华侨了解并认同居住国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刘雄、尹新华
2006： 42) 2

综上，国际冷战与1950、60年代的马来亚意识显然有着一定的关联，

并对当时掀起的各种语言运动，如学习国语运动、华教运动等，起了一定
的影响。透过对语言和教育的管制与干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尝试遏制

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W达到反共的目的。

然而，尽管有着上述的国际冷战背景，这并不表示，从1950年代开

始，在华社与马来社会掀起的国语运动，是个完全由外部因素主导的语言

运动。相反地，它其实是一个长时段的语言运动的结果，它的起源可W追

溯至19世纪末马来半岛的封建社会与移民社会。其次，国语运动基本上是

马来亚民族主义的一个部分，而这个民族主义运动最先由左翼运动展开，
并W "马来语为国语"的意识形态，对抗"英语至上"的殖民主义。因
此，国语运动在某个面向上，有着明确的反殖民主义意识。从冷战格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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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就是反抗英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然而，在送种形势下，马来亚左翼对于殖民地及稍后的联盟政

府）制定的语言和教育政策，却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产生分歧，最终

导致左翼运动内部的决裂。另一方面，华裔左翼由于各种因素，包括受到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意识形态与抗争手段激进化，最终从过去的支持

"马来语为国语"，发展出"反国语"的论述。

本文尝试针对上述所梳理的1950、60年代的政治脉络，分析当时在马

来亚推动的（反）国语运动，W及其内在所蕴含的思想。

二、马来文与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

踏入19世纪末，西方殖民主义带来了现代科技、政治与经济制度、知

识与思想，动摇了马来半岛的封建社会与移民社会。西方殖民主义一一现

代性的输入，也因此改变了殖民地的社会文化构造。然而，在当时，马来

文与西方现代性产生联系，却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一种是W罗马

字母书写的备苔马来文，基本上是一种非规范化的语言。另一种则是尝试

挥卫爪夷文的高等马来语，与备备马来文相对，这是一种强调规范化的语

言。两者都对1950、60年代的画语运动，起了一定的影响。
马来语文在很早W前已经成为马来世界(Alam Melayu) 3的通用语

(lingua franca), 一种运用于商贸、参杂各不同语言、自然生成的混杂
语，基本上是一种市场语言（bahasapasar)、皮钦马来语(Melayupijin)
或低等马来语(bahasa Melayu rendah),送与内陆马来人么间使用的、更
少受外来语影响的高等马来语(bahasa Melayu tinggi)形成鲜明对比。皮
钦马来语起祝只是市集上的语言，不是家庭用语，但是该语言后来成为菩

菩家庭内代代相传的语言。（Asmah haji Omar 2013)
菩菩马来语大概在19世纪成为书面语，菩苔华人不使用当时马来社

会通用的爪夷文（tulisan Jawi)，后者是一种改良自阿拉伯字母的书写文
字，在马来世界伊斯兰化后逐渐取代原本的跋罗婆文字(tulisan Pallava)。

备备华人使用从西方传教i学来的罗马字母拼写马来文。然而，追溯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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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最早把马来语文罗马字母化的人，其实是16世纪意大利人皮加费达
(Antonio Pigafetta),当时他随着麦哲伦来到马来群岛，W罗马字母拼
写的方式采集当地语言，编了一部意大利一一马来语维形词典。（Asmah

haji Omar 2013; Ismail Hussein 1966)往后数百年，西方人陆续编撰了多部
字典、词典，在双方语言文化上建立了更深层的交流。然而，这样的文化
交流发生在地理大发现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各西方殖民势力轮流瓜分马来
世界，因此是西方殖民史中东方学知识传统的一部分。备苔华人能够透过
罗马字母书写马来文，正是此大脉络下的结果。

19世纪初，西方传教±于马六甲创立英华书院，备备华人开始有系

统地学习西方知识，包括罗马字母。1890年代，告吝华人开始涉足马来文
报业，首创罗马字母化的马来文报刊况/raf Khabar Peranakan (1894)，W
后又陆续出版各种报刊杂志。答善华人除了涉足报业，也出版大量的文
学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翻译、奋吝文学创作等。有论者认为，省奋

社群在西方殖民主义一一现代性的输入下，透过"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创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庄华兴2008)

就在备备社群积极地推动文化身份的建构之际，马来半岛多个小王国
纷纷落入英殖民手中。抵抗被殖民地化的办法就是自强。19世纪末，柔佛
苏丹阿布己卡（Sultan Abu Bakar)为回应英殖民主义的侵略，开始推动现
代化运动，W保住自己的政权。阿布己卡为此频繁拜访欧洲诸国，希望与
彼等建立平等地位的邦交关系。另方面，柔佛也展开司法、行政、经济、
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例如，采用了模仿西方的"柔佛政府文
职制度"、创设马来半岛第一个宪章、发明"港主制度"积累资本等等。
(Malik Munip 1989)语言文化方面，柔佛创立第一个马来语文现代组
织 语言知识教学联盟(Pakatan Belajar Mengajar Pengetahuan Bahasa,
下简称"语盟"）。语盟早期的主要参与者来自柔佛的行政精英，其成立
目的是为了在成员之间提倡学习与写作的风气，透过这个方式，提高个人
的行政能力之余，也希望促使马来语文现代化，进巧新词创造、文化翻译
等等。（Mohd Sarim haji Mustajab 1989)

语盟设有六项目标：（一）维护、完善化与现代化马来语文，W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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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爪夷文书写系统；（二）统一拼写法与词汇；\兰)创造新词汇；
(四）举办座谈会与推动研究，W便普及化知识；（五）出版Peredw•期

刊；（六）创办图书馆。（Haji Jumaat 1989: 2-3)姑且不管是否达成，这
六个目标至少表明语盟有着明确的"语言管理"的意识，尝试透过各种主

动的方式促进马来语文的现代化，例如进行语言标准化或规范化、有意识

地创造新词汇等等，而且为了使知识积累进一步建制化，设定了出版刊物

与创办图书馆的目标。另一方面，语盟也格外重视语言的政治性，把马来

语文视作主权的象征，如强调柔佛的官方事务都必须W马来语文进行。
(Mohd Sarim haji Mustaj油 1989: 13)

W上，答备文化身份的建构与柔佛的马来语文现代化，大致发生在同
一个时期，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首先，鲁备文化身份的建构源自于社会领域，透过菩备社群本身，加
上经济领域的配合，形成了自19世纪末开始的告备马来语文活动的盛况。

反之，柔佛的马来语文现代化，则是由国家启动，牵涉的主要是掌握行政
权为的管理精英。

其次，备备社群己经采用罗马字母拼写马来文，而语盟则坚持、并誓

言维护爪夷文传统。在这方面，双方是对立的。

最后，甚答社群显然缺乏明确的语言管理意识，W致其语言高度游

杂、缺乏精致化与规范化；换另一种说法，菩备马来文是一种自然生成、

拒绝外力干预的语言。而这样的情况，似乎不具普遍性，因为在印度尼西

亚的王生华人马来语，则是朝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即精致化、雅语化和

规范化。（黄慧敏2004: 161)相比之下，语盟则有更明确的语言管理意

识。送种语言管理意识显然是与备甚华人非规范化的语文相互对立的。换

言之，前者的目的在于避免自己成为答备式的混杂语。

然而，为何同样受到西方殖民主义一一现代性影响，各备华人却未有

如柔佛马来行政官员般，产生明确的语言管理意识？这问题非本文所能

回答4,前文所述，乃在说明，尽管甚菩社群与柔佛王国都在19世纪末受

到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的影响，然而彼此在语言理念方面，很显然地，

不止是有差异，根本上是相互对立的。无论如何，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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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实践的态度，并在往后随着碰到各种不同的政治格局，或断裂或延

续。

踏入20世纪初，尽管已经出尽各种办法，柔佛依然无力回天，最终

沦为英国殖民地。紧接着，马来语文地位江河日下，在好几个重要政府领

域，皆由英语取代，司法界便是例子。另一方面，答备社群则出现英语转

向，各备文学最终在20世纪初中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历史并未终结。1920、30年代，马来民族主义鹏起，原本己

经停止运作的语盟死灰复燃。另一方面，首个马来政治组织马来青年协会
(Kesatuan Melayu Muda)成立了，该政治姐织主要成员如依布拉欣耶谷
(Ibrahim Yacoob)毕业自1920年代殖民地政府创办的苏丹依德里斯师范

学院，该校学生接受印尼传播过来的政治文化思潮影响，倡导建立包括

印尼在内的大巫来由(Melayu Raya)民族国家。同时，1928年10月间，
来自印尼群岛各地的一批年轻人在雅加达发表《青年誓言》(Sumpah
Pemuda),支持"一个祖国、一个民族、一个语言"，并选择了马来语
(印尼语）为其团结语言。这样的政治观念深刻的影响了这批马来左翼民

族主义者。

然而由于传统政治观念的束缚，来自草根的马来人仍无法在政治舞台

上有太大的发挥空间，这让语言与文化领域成为介入社会的一个缺口，当

时马来社会成立了许多相关的团体。（RustamA.Sani 1989)其中值得留意

的，是马来亚笔友会（Persaudaraan Sahabat PenaMalaya)。送个组织W横
城为起点，并扩展至全马来半岛，甚至包括沙己、砂拉越等，最终建立了

跨州属的马来人认同。其宗旨除了联系笔友、鼓励马来语文阅读与创作风

气，也透过其所成立的语文理事会(lembaga bahasa),尝试在会员之间
推动语言规范化工作。（Haji Jumaat 1989: 5)就这一点而言，彷佛看到了
从语盟延续下来的火苗，区别仅在于，语盟发生在国家领域，而马来亚笔

友会则是马来半岛被殖民后，发生在马来社会领域的文化活动。借用依斯

迈胡先(Ismail Hussein)的观点，这背后其实正是马来社会在语言与文学

方面去封建化过程，即语言文化的中也从"宫廷"转向"民间"。（转自
RustamA.Sani 1989)就这点而言，马来亚笔友会与备吝文化共享了某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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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民间的特质，尽管这当中并没有经验上的连续性。

相比之下，二战之后，马来亚的马来语文运动，主要还是与语盟有

着更直接的理念上的连续性，而非备备马来文。尽管菩菩华人率先把罗
马字母引入马来报业，而马来亚在1950年代独立建国期间，也确实最终选

择了罗马字母，而非爪夷文，作为国定的书写字体。然而，甚备马来文对

彼时的国语运动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根据马来学

者，20世纪初期，备答社群之外的马来人，其实并没有采用备备马来文的
非规范性的拼写法，而主要采用威金生（RJ.Wi比inson)或哲伯（Za’ba)
在20世纪初期个别创建的拼写法。(Asmah haji Omar 2013)然而，另一
方面，根据梅井的统计，现代马来文中参杂了大量的中文词汇，显然是答

备马来文对马来文的影响所致。（Mei Jing 1963)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相当明确的，1950年代的国语运动，其最重要的

特质还是延续了语盟的"语言管理意识"，就这一点而言，苔备马来文作
为非规范化的语言，成为了前者的规范对象。

国语运动从语盟继承了语言管理意识，马来语文分别在"语言建设"

和"语言政治"两方面开展现代化。所谓语言建设，指的是现代化马来文

的词库，并规范化其拼写法、语法与发音等，W使马来文与现代知识接轨

的同时，也使之成为一个更有效的沟通工具。另一方面，语言政治则是指

一个政治实体对其境内不同语言进行地位规划，这种规划不仅牵涉到各语

言在不同领域的用途，也牵涉到资源再分配、认同建构等。例如，规定何
种语言是国语。马来语文在面对独立建国的情境时，正是针对上述两个范
围展开建设工作。

左翼国语运动：从共识到分裂

如前所述，1948年紧急状态之后，左翼运动遭遇重挫。马来左翼分子

纷纷从政治领域的斗争，转向语言、文学领域。1950年，五十世代在新加

坡成立，在该文学组织的努力下，分别在1952、1954和1956年举办了马来

语文大会，透过此活动推动其政治理念，却遭到本±派如马来语文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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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bagaBahasaMelayu)的挑战，后者主要是由教师组成的团体。五十
世代希望追随印尼步伐，主张印尼化的马来文，包括句式、发音、罗马字
母等，反之马来语文理事会则主张本±化的马来语、爪夷文字等。从某个
方面看，五十世代的主张，是马来左翼在政治幻灭后，转向文学与文化上

与印尼大一统的理念重生。（Syed Hussin Ali 1959)而这方面的竞争，最
终W双方各退一步的方式结束：罗马字母为正式书写文字，与此同时不废
除爪夷文字。

兰届马来语文大会后，立马来语为国语，已成为各方共识。而马来
亚华社正是在此时参与国语运动。其中W第兰届马来语文大会最具象征意

义。根据杨贵谊的个人回忆，第兰届大会获得一部分华裔文教界人±参
与，其中包括中正中学的庄竹林校长、上海书局经理包思井、马大生陈蒙
鹤、南大生林焕文、杨贵谊、吴诸庆等。华租对此大会极为关注，会议期
间有43个新加坡华族文教团体，在福建会馆大礼堂为大会的150位参与者
举行盛大庆祝会，报刊亦对此作出详细报导与评述。（杨贵谊2014: 334)

马来亚华社在1950年代掀起学习国语的热潮，位于新加坡的南洋大学
是整个运动的中也。当时的南大生热烈响应独立建国的呼吁，在大学初创

期间就表现出学习马来语的浓厚兴趣。例如，在校方还未来得及把马来文

列入正式课程前，19%年3月至1958年2月，学生会筹委会就迫不及待自行
开办马来文夜校班，邀请通晓马来语的同学担任老师。尤其重要的是，南
大生不仅表现出学习的热衷，还投身到马来语言文化的研究与生产，例如
杨贵谊、廖裕芳、廖建裕等人，往后均在马来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庄
华兴2004; 2008)

除了南洋大学，当时华社在其他方面也积极地配合国语运动。许多报

刊都设有学习国语的园地，如《星洲日报-国语学习》、《南洋商报•国
语周刊》等，同时也有大量的有关马来语文与文化的书籍出版。（杨贵谊
2014)此外，华人会馆也不落人后。榜城番离会馆在1958年成立国语委员

会，开办国语课程、举办马来语文化活动等。（KwokYimWeng 1960)
在学校、会馆、出版业之外，当时的左翼政党也积极响应，如由马来

亚劳王党（Parti Bumh Malaya)和人民党(Parti Rakyat Malaya)组成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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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lis Rakyat Malaya) ^就相当积极响
应学习国语运动。《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就指出：

值得一提的是，社阵一开始便支持马来语为国语，它与定回同一
态度，都不断责怪联盟政府在发展国语方面虚张声势，并无实质
贡献。因此，它不但全力支持国语周、国语月运动，也从《火焰
报》第4期开始，特辟半化《国语专栏》，W活学活用的方式，
利巧党内文件作为教材，教导党员"学习国语、应用国语"。社
阵不但诚心'诚意的支持国语，而且把嗦弓曲语索成化谗巧务来完
成，取得显著的成绩。

(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2001: 184;粗体为引者强调）

把学习国语当作政治任务，与当时冷战格局有关，马来语成为一种

抗美英帝国主义的工具。这点下文会再谈到。除了开辟学习国语专栏，

社阵也开办文化课，设立华语班和国语班，"后者的普遍设立，足W显示
社阵人、劳两党对马来语文的重视。"而所谓普遍设立，主要是在市区的

支部，因为市区比较容易找到马来语人才。（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
2001： 204-205；粗体为引者强调）社阵对国语运动的积极响应，也表现
在文化表演方面。例如1961年10月12日，劳工觉榜州双溪検柳支部在客属
公会，举办成立6周年暨慰劳竞选工作人员的游艺晚会，其中就包括了笑
剧《加紧学习国语》。（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2001: 209)其他包括

在社阵的《火焰报》和劳工党的《劳工报》刊登马来文学翻译，如东革华
兰的《不要问》、《英雄与祖国》、马苏里的《为了祖国的荣光》、乌斯
曼依斯迈的《我们战斗了》等。（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2001: 211)

左翼政党，无论是人民党或劳工党，基本上都把国语运动视作反殖民
抗争的一部分。即便是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后，由于左翼坚持不承认那

是真正的独立，因此1957年之后的国语运动，仍然被左翼视为是反帝、反

殖的运动，而不是国家独立之后的去殖民化运动。社阵在〈马来亚社会主

义斗争：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与联盟政府〉一文表示：

在我们的社会里，政治现实正反映在这殖民经济体系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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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殖民地主义势力在反动集团的掩护下，还是根深蒂固的
盘踞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领域。在马来亚的经济命脉尚
为殖民经济势力所率制而不能自立发展的现阶段，所巧巧立、自
i ,化基淹民a义势力患迅南教啼像姆"巧至’’。

(陈剑虹编2000: 141：引述者强调）

狂阵认为，联盟政府不过是英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化偏，视之
为国内的反动派。而其所制定的语言政策，不过是推崇"英文至上"的烟
幕。前引之文随后表示：

谁也知道，所谓改制的"国民型"学校，其实就是变质的奴化教
育机构。承继殖民主义反动教育政策的联盟政府，虽然高唱"扶
助与发展巫文教育"为名义，实际上作为官方语文之一的巫文只
是发展英文教育的一种烟幕，我们却看到奴化教育的英文日益抬
头，且已由一种侵略语文变为马来亚的主要官方语文。这一切的
事实显示出联盟政府的虛伪与反动的嘴脸。

(陈剑虹编2000: 143)

在此，我们看见了冷战与语言之间的关联，化及左翼在语言理念上的
共识。对于左翼政党而言，联盟所执行的语言政策，乃是帝国主义、殖民
主义的政治意志，所推行的是奴化教育，所推崇的是英语至上，所维护的
是英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本邦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反帝、反殖，
必然就意味着反对英语至上。

然而，反对英语至上却可W指向两个不同的语言政治愿景。送两个
愿景，源自两种不同的语言理念，而这最终导致左翼阵营内部的分裂。对
人民党，尤其是马来党员而言，反对英语至上，是因为英语至上压抑马来
语作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发展。然而，对劳工党，特别是华裔党
员而言，反对英语至上，是因为英语至上压抑各民族语言，这包括了马来
语、华语、淡米尔语的发展。这样的差异，导致了马来左翼分子，坚持W
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肯方语言的政治要求，而华人左翼分子（主要是
受华文教育者）虽然仍然支持马来语为国语，却反对唯一官方语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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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华、印（即淡米尔语）文同为官方语言的要求。6

显然，这当中有着一种认知上的差异，最终推导出双方在语言理念

上的分歧。关于这一点，会在下一节详论。在此想要补充几点。首先，

社阵后来在1965、66年，因为各种因素，其中包括语言理念的分歧而分

裂。1965年7月22日，马六甲市议会会议上，劳工觉两名市议员公开支持

列华、印语文为议会语文，人民党马六甲分部因此提出警告："为了维护

马来语为唯一官方语文的权益，将毫不犹豫地和劳工党分裂；人党州分部

也发出谴责和桐言退出社阵的文告。"（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2001:

337-338)此事件随后持续延烧到各州，最终在1966年1月10日，劳王党全

国主席林建寿在总部召开记者会，宣布从16日起，人民党与劳工党正式分

裂，社阵宣告瓦解。（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2001: 340)

其次，劳工党的语言政策不是一W贯之的，它曾经历过大幅度的转

变。劳工党于1951年创党，初期党内都是"反共亲英"派，在反殖民方面

毫无作为。1953年，一批费边社会主义者加入劳工党后，情况才改变，成

为名副其实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然而，在此阶段，劳工党基本上支持单

一国语与官方语言政策。一直到1965年左右，劳工党内部掀起反右运动，

把英文教育背景的党员挤出领导层，华文教育背景的党员上位，提出结合

董教总的民族文化斗争路线，发动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马来亚劳
工党党史工委会2001:绪言）李万千在梳理这段历史时，也表示：

当时劳工党及社阵的语文政策主要还是由党内受英文教育的精英
所主导，他们一般上支持W马来语作为国语与唯一言方语文作
为建构国族的愿景，忽略了各族人民应享有的语言人权和教育平
等权，在客观上您惠了联盟政权实行种族主义的单一语文同化政
策。这偏差一直到1966年才基本上获得纠正。

(李万千编2012:阻-IV)

W上所见，劳工党从支持"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文"的立

场，转向"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这种立场的转变，背后当然与因

为党内的权力转移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来自不同背景的掌权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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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W改变立场，基本上并不是因为外部局势而做出的策略决定，而是因为

其所拥护的价值观所致，即他们真诚地想要掉卫华语文的地位。

至于人民党，由始至终，基本上一W贯之地坚持"马来语为国语、且

为唯一官方语言"的立场。例如，1967年4月，人民党领袖阿末布斯达曼
(Ahmad Boastamam)出狱后再次担任党主席，曾经提出组织反对党联合

阵线9项最低纲领，其中第五项："废除殖民地主义的教育制度，马来

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2001: 651)

关于左翼国语运动，还有最后一点需要补充。1950、60年代，为了

打击左翼运动，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盟政府，大势逮捕左翼政党领袖与

党员。许多人在内安法令下成为政治犯，在扣留营中度过漫长岁月。政治

打压的目的乃是剥夺一个人的政治权利，使之失去行驶政治意志与社会影

响力的机会，换言之，是对个体解去政治化。而扣留营就是一个W执政者

的权力意志遮蔽的"私"领域7。然而，当时左翼分子在扣留营中，并没

有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命运。相反地，他们从原本W带有消极、慰籍的"难

友"自居，于1967年底开始，随着劳工党斗争在意识形态与手段的激进

化，改为称呼彼此为"战友"，原因是："大家立意将扣留者当作一个作

战的场所"（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2001: 594)也是从那时起，扣留

营成为了 "战场"，权力意志所欲"私"化的空间与"去政治化"的个

体，于是随着抗争的掀起，重新公共化与政治化。

扣留者当时为了争取更良好的生活环境、人权、自由等，姐织了扣

留者联合委员会，并多次发动绝食斗争。除此之外，当时营外的"反右斗

争"也蔓延到营内来，扣留营于是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值得注意的

是，扣留营除了作为政治化的战场，同时也成为文化生产场域。在当时，

人们可W透过营方安排学习国语，学有专精的扣留者，甚至在狱中创作、

翻译。

例如，曾荣盛诗集《释放》(Pembebasan),此书于2015年出版，

收录60余首过去在扣留营创作的诗歌，其中提到，他之所W在狱中创作马

来诗歌，一方面想要透过这个方式学习马来文，另方面，学习、使用马来
文，乃是出自一种自觉："我相信掌握马来语有助于团结/我明白在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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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化会中马来语的重要性"（Chan Yong Sin 2014: II；笔者自译）而且，
由于身在狱中，所W写诗也多了另一层的意义："我写诗/是为了记录狱

中的生活、苦难、友谊与抗争/我写诗/是为了鼓励深陷图圍的自己挺直腰

杆/我写诗"（ChanYongSin2014:n;笔者自译）
W上所指的，乃是由于冷战的"反共"，许多左倾知识分子遭逮捕入

狱，扣留营在此巧殊时代背景下，变成了一个政治抗争场域W及文化生产

场域。就后者而言，其中许多有关华巫文化生产的著作，都是左翼马来文
或国语运动下的产物。

四、兰种不同的社会正义观

1950、60年代的国语运动，是个多方参与的运动。首先，尽管国语运

动的发生背景是国际冷战，英美在这方面显然有一定影响力，但国语运动
的发生，如前所述，源头来自于19世纪末W来的备吝马来文、语盟与东方
主义传统等等，是一个长时段的语言现象。其次，国语运动并非单方面透
过政府从上而下推动的政策，而是国家、资本与社会兰方的合作、竞争的
运动。最后，所谓的社会，并不局限于马来社会，还包括其他族群，特别

是华社。他们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单一的，涉及左右不同的政治光谱。

承上，我们不免问一个问题：所谓的国语运动，既有自19世纪末W来

的长时段发展脉络，又有当时的外部干预因素，同时又是一个多元意识形

态竞争的现象，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国语运动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
么？或者说，既然这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则其背后是否涉及什么社会正
义观？

下文尝试回答上述的提问。我认为，1950、60年代的国语运动，至少

牵涉到三种不同的社会正义观。第一种，可称作基于社会契约的公平，严

格说这是一种反平等的价值观。第二种是民族平等原则。最后，是透过印

尼二手引进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平等。这兰种社会正义观，不必然与国族构

建有直接的关系。这点是相当吊诡的。因为，一般的认知，国语运动就是

透过国定的语言把各个不同的个体与群体想象成共同体。关于这个吊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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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文会进一步分析。

许德发在探讨马来（西）亚华巫两族的"平等"和"公正"论述时，

指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公义观，并认为这两者都是从各自种族利益角度出

发的。（许德发2015: 164)他指出华人社会追求的是"道德平等"：

华人社会的平等要求涵盖各个方面，包括了文化平等、教育平
等，经济上的商业机会平等W及政治上的平等公民身份。……从
西方政治学来看，华人的平等意识其实是一种道德平等。它强调
的是"泛"平等主义的陈述，意指政治身分上或公民身分的全面
机会平等（及由此而来的各种平等，如经济机会平等、就读大学
机会平等、公务员就业机会平等、奖学金平等等）……8

(许德发2015: 165-166)

另一方面，许氏非常敏锐地发现，马来民族主义者后期逐渐倾向于

驳斥平等概念，而追求公平。他举例说明，马来西亚柔佛州务大臣莫哈末

卡立提到，国阵是"公平"（kesaksamaan)地对待各族，而非"平等"

(kesamarataan)。许氏批评道："这就是典型的'民族至上'下的'伪

公正论述'，认为平等只能在族群内讲，而非与他族之间。这种差异对待

完全从族群角度出发，完全违背了道德平等所注重的'不可因其性别、年
龄、学历、出身、智商、种族或其他个人归属因素而遭受歧视'原则。"

(许德发2015: 171)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许德发的归纳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上述华化的

"道德平等"大略可等同于本文的"民族平等原咖"，但必须略作修改，

因为后者并非只谈机会平等，也不反对扶弱。而"民族至上的伪公正"则
可等同于"基于社会契约的公平"。然而，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许氏文

中分别对华社与马来狂会各打五十大板，批评前者强调平等却忽略公正；

后者反对平等，而其所强调的公正又是个伪公正。这样的区分，还不足

够。本文从国语运动脉络看，认为至少还有第呈种狂会正义观：单一民族

国家的平等。

所谓的"基于社会契约的公平"，指的其实是"1957年体制"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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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它涵盖了联盟主导下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之间的主要妥协，这个"独

立妥协"在往后被官方称作"社会契约"。（黄进发2015: 136)社会契

约，指的是在宪法权利交易的兰个配套：一、透过向非马来人放宽公民权

条件，换取马来人在宪法第153条获得特别地位；二、承认伊斯兰教为联

邦宗教，但宪法列明保障非穆斯林的宗教自由；兰、规定马来语为国语，

但宪法保障非官方用途上其他语言的使用与学习权利。（黄进发2015:

136-137)黄进发把送形容为"差异性公民权待遇与慢性同化政策"：

它一方面W特惠待遇与慢性同化的结构性机制来安抚害怕失势的
马来人，满足他们对移民被同化的文化期待；另一方面则W包含
经济自由的公民权、W及宗教自由与语文自由短中期不变的保障
来满足非马来人的要求。

(黄进发2015: 138)

黄氏关于差异性公民权待遇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慢性同化却值得再

斟酌。与其说験盟政府的政策是"慢性同化"不如说是"选择性同化"。

当中的道理是，创造差异是族群政治的游戏基本盘，一旦所有人被"同

化"，无论是短期或长期的事，都意味着差异被消除，能够被操弄的他者

也就消失了，族群政治无法持续下去。9因此，送份社会契约，更确切地

说，是"差异性公民权待遇与选择性同化政策"。

黄进发认为，1946年时主流马来人对国族建构的想象，是一个"纯

马来人的国家"，到了1957年，因政治格局使然，国族构想改变为马

来人主导的国家"，而产生了上述的社会契约。（黄进发2015: 138)送

样的社会契约，基本上把上述的马来人特别地位、马来语和伊斯兰教，视

作"马来人支配权"的象征。按此情况，对认同这套论述的人来说，推广

国语，并非对其他公民进行文化同质化的手段，便给予被同化者W平等

的政治与经济权利。换言之，这并非一般国族主义所强调的"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一种语言"，尽管他们很常挂在口里。相反地，推广国语，是

作为宣扬、确认马来人支配权的手段，W此巩固自身的"主人"地位，透

过这样的方式，正当化政治与经济权利的不平等。送样的不平等，基于



冷战与马来亚左翼（反）国语运动 137

社会契约是自愿的，因此被认为是公平的。公民在政治经济权利的差异对

待，不可能催生共同体意识，故此也就跟国族建构没有任何正向关系。"

迄份"社会契约"值得与林连玉的〈为《马来前锋报》开斋节特刊
而作〉作比较。该文是林氏在1956年开斋节的献辞，原文发表在爪夷文报

刊《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因此，读者对象毫无疑问是马来
人。该文首先提到培养共存共荣观念的重要性，指出在这民族复杂的马

来亚，"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民族，当作一家人看待，权巧和义务一律平
等"。然后提出第二点："要培养W马来亚为第一家乡的观念。"（林连
玉1956: 214；引述者强调）

在林氏的这篇文中，华巫印等其他族群，是被当作"民族"看待，因

此享有平等的民族权利。而林氏所提的第二点，似乎是作为第一点（民族

平等原则）的正当性基础。换句话说，这也是一种社会契约：透过认同马

来亚为新家园，因此承担若干义务，来换取民族平等的权利。

林氏的"民族平等原则"，显然与前述"社会契约"相违背。11后

一个版本的社会契约之所W被视为"公平"，因为送是基于双方（马来人
与非马来人）同意下的权利与权利的交换，前者W公民权、非穆斯林宗教

自由与非马来语在官方用途外的自由使用，与后者交换承认马来人特别

地位、伊斯兰为联邦宗教和马来语为国语。这样的交换导致公民权利的差

异对待，但依然被认为是"公平"，因为这是取得交换双方同意的。相反

地，林氏的民族平等原则，则是权利与义务的交换，从而强调各民族在政

治、经济与文化权利都必须是平等的。换言之，送其实是少数民族语言文
化权利的诉求。"

民族平等原则非林连玉独有，而是当时主流华社所认同的一套政治论
述，这包括了华人左翼分子。华社之所W会有此观点，很大程度上与他们

在国家独立前，己然透过中国政治现代化完成"民族"身分的建构有关。
而华人左翼分子，则进一步受到中国左翼思潮影响，接纳了 "民族自决"

的观点，他们强调马来亚是个多元民族国家，各民族语言、文化、政治与
经济权利长期W来遭受英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反动派的压迫，因此反
殖民抗争的目的，乃在于解除"殖民者一一被殖民者"支配结构，让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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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民族与个体恢复到平等的地位，享有平等的语言、文化、政治与经济权

利。与此同时，接受马来语为国语，作为跨族群的共通语。进一步说，如

果反英文至上是反殖民的一部分，那么反殖民成功之后，所还原的，是各

民族语言地位的平等。这就是华人左翼秉持的语言理念，例如〈坚决争取
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提到：

我们认为，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不仅仅是保卫民族教育的
问题，同时也是争取民族平等地位的重大问题。因此，争取民族
教育平等是与保卫华文教育的斗争，是与争取民族平等和反对民
族压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全符合我国人民利益的，是一
场正义的斗争。

(李万千编2012: 3)

W上梳理了基于社会契约的公平与民族平等原则，下来分析推广国

语的第兰种社会正义观，这种思想来自于印尼，深刻地影响了马来左翼分

子，我称作"单一国族国家的平等"。其基本原理是，政治经济权利必须

与文化认同挂钩。透过单一语言，创造公共文化，促进公民的凝聚力，维

持国家的动力。公民透过单一公共语言形成的认同，也使得平等分配政治
经济权利给所有公民成为可能。

人民觉的"平民主义"（Marhaenism)"最能说明这种思想。它的来

源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卡诺（Sukarno)。Marhaen是苏卡诺在1920年代遇

见的一名农民的名字。平民主义在相当程度上与共产主义有一定亲和性，

两者同样W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大任，但在云个方面有区别。首先，在抗

争手法上，共产主义主张革命，而平民主义认为，除了革命之外，不排斥

其他更有效的方法，必须考虑天时地利人和再作决定。除了手段的差异，

在抗争主体上，双方也有些不同。共产主义W无产阶级为主，而平民主义

则是全体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渔民、知识分子、小商人W及其他阶

级的人。"'平民主义'并不反对W工人阶级为战斗先锋的看法。不过它

与共产主义最大的区别是，它需要配合历史和环境的需要，并与其他拥有

相当力量的各阶层人民合作。"（阿末布斯达曼1960: 11)平民主义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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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第兰点区别是价值观：

共产a义基总者先产阶掛考撕布斗争。。年民i义"则本法，它
A对巧何巧《始幸冻1。"平民主义"是信仰民主的，但是民主有
两种，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假民主；另一种是
合作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

"平民主义"信仰合作的民主，反对自由主义的民主。"年民1
义"游武t的黄启决《私基棄正南人衣東取決的，人民在取决时
是不受个人、金钱或其他物质影响的。人民就是在这种方式下组
织自己的国家，最后才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领导这个国家朝向
公平和繁荣的社会迈进。

(阿末布斯达曼1960: 12;引述者强调）

平民主义所推崇的是化会赋权，社会基础来自人民，因此，关键是，

文中所提的"人民"是谁？过去阿末布斯达曼曾抖"社会-民族-民主"来

概括该党的政治理想，忌然文中的全体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等），所指的就是"国族"。一旦国族身份得W构建，全体人民享有政治

经济权利的平等。然而，这样的国族如何构建？

我到现在还是坚持马来语是本国的唯一官方语文和国语。我们也
坚持本国不应采用多种语言制度。可是我们也必须指出：我们是
不欲消灭存在本国内的其他语文，特别是本国非马来人的母语。

(阿末布斯达曼1960: 25-26)

马来语作为国语和唯一官方语文，指的是该语言垄断一切与官方用

途W及在公共领域（尤其是跨族群的）方面的使用权。其他语言，按照宪

法，依然得到保护、学习，但那主要是保留在私领域的运用。然而，送也

意味着否定其他族群享有作为一个民族所应享有的权利：拥有自己的社会

性文化机制、一套公共语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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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国语论述

华人左翼（主要是受华文教育者）向来认同"民族平等原则"，然

而一直来他们所参与的左翼政党，特别是劳工党，在语文教育课题上，

并没有争取华印文为官方语文为重要斗争目标。另一方面，从1952年开

始，华教运动就展开了争取华语为官方语文的运动。（TanYaoSua2010)

当时的华教人±意识到，华文教育在国家化过程中之所W危机重重，根本

原因在于华语不是官方语文。

如前所述，劳工党直至1966年，随着反右运动把英文教育背景的领导

拉下马后，华文教育背景的领导才能上位，并正式展开"争取华印文为官

方语文"W及反对1967年的国语法案的运动。1966年10月24日，马来亚劳

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坚决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

马来亚劳工党中央委员会坚决反对英殖民主义者勾结联盟政府所
实行的奴化和消灭华文教育的反动政策，并且，誓言：我们一定
要把争取民族教育平等和保卫华文教育的斗争与全马华人注册社
团W及董、教、学争取民族教育平等和保卫华文教育的斗争结合
在一起，共同奋斗，并向全马党员及群众支持者提出呼吁：堅决
支持与展开一切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斗争！

(李万千编2012: 1)

然而，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运动，却遭到雪州人民觉批评。

此后又遭到新加坡社阵等其他左派团体的批评，并因此引发1966年和1967

年之间一场漫长的论争。本文无意在此梳理整个论争的来龙去脉"，而是

想要指出，华人左翼在这场论争过程中，发展出反国语、反官方语言的论

述。而这种论述，所反对的不是马来语；他们反对的，是国语政策或官方

语言政策，并进一步地，反对国语和官方语言这个概念本身。这种论述的
思想资源，基本上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yA来的中国与苏联的左翼思想。换

句话说，在面对冷战格局时，马来亚华人左翼挪用共产主义阵营的思想资

源，来回应1960年代的语言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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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劳工党提出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他们所根据的是"民

族平等原则"：华人、印度人都应享有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的平等权
利。而当时华教在国家化过程中，碰到多番阻碍，可能保不住其本质（华
语为教用语、考试语等），这也意味着华人的民族语言和教育遭到压迫。
因此，华人左翼乃决议与其他势力，如教总、董总等，共同斗争。如前所
述，这种斗争被视为是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派（联盟

政府）的斗争的一部分。在〈保卫各民族语文教育；坚决反对"国语法
案"〉一文中提到：

"国语法案"是拉曼政权反动语文政策的集中表现……只是把千
年来使用英巫两种"官方语文"的事实"合法化"起来，"国
语"的"官方"应用，并不妨碍芙文原来的"至上"和"特殊"
地位。

"国语法案"否定华印民族语文应有的使用地位。
(李万千编2012: 4)

W上引文，是针对即将在国会辩论的《1967年国语法案》，但此时
并未提到否定官方语文和国语的概念，而仅仅不同意联盟政府的"英语至
上"语言政策，W及打压其他民族语言与教育。因此，送是一个具有针对
性的行动。然而，由于随后引爆的论争，华人左翼在论辩过程中逐渐明确
地表达出，他们从社会主义理念"民族平等原则"进一步推论出来的语言
理念。这种理念，质疑国语和官方语言概念的正当性。为行文方便，下文
统称为反国语论述。

反国语论述主要援引中国和苏联左翼思想的两个部分。一个是针对语
言是否有阶级性的问题。华人左翼挪用了斯大林的"语言是没有阶级性"
的观点，来探讨马来亚语言政治问题，从而得出反国语论述的反英美意识
形态。另一个则是借助崔秋白的"普通话"概念来反对"国语"。W下分
述之。

"语言是否有阶级性"这一问题，不是此次论争的焦点，但却出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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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转变的轨迹：从认为语言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改为认为语言是没有

阶级性的。这样的转变，也许透漏了某些讯息，说明华人左翼在挪用共产

主义阵营的理论时，基于在地的需求，而做出策略性的改变。这一点，在

讨论到华人左翼选择性挪用霍秋白的论述时，更为明显。

1966年12月18日，雪州人民党分部发表〈对"争取列华印文为'官

方’语文"曰号问题草案〉，提到："语言教育问题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

物，在有阶级之分的化会出现W后，由于剥削与压迫阶级为了要实现其梦

想永远统治和奴役受剥削和压迫的阶级，因此，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耍弄语
文教育问题。"（李万千编2012: 23)人民党在另一篇文章又提到："统

治阶级为了要永远统治被压迫的人民，因此他们一定要在各民族之间制造

人为的藩篱使到各民族的被压迫同胞不能团结起来推翻他们的血腥统治，

而语文问题正是压迫阶级最好利用而且是最有效的工具。"（李万千编
2012： 30)

然而，很快地，语言的阶级性被否定了。1967年3月5日，星洲社阵发

表〈所有语文都平等，都是所谓"官方语文" > 提到：

作为社会交际和思想交流的媒介，语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语
言同样的为同一民族的压迫除级和被压迫阶级服务。

然而，在殖民地，一个民族压迫和剥削另一个民族，压迫民族，
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企图通过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反动
文化、文艺强加于被压迫民族。

(李万千编2012: 75)

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语言是没有阶级的，思想资源很显然来自斯

大林。1950年，斯大林透过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证语言并

非上层建筑的命题。（斯大林1950)其次，透过借助斯大林的理论，排除

了语文斗争中的阶级成分，顺利地为其把语言斗争定位为民族民主斗争铺

路。而后一点，也为他们选择性挪用崔秋白的"普通话"概念做了理论的

铺垫。



冷战与马来亚左翼（反）国语运动 143

崖秋白的"普通话"概念发生自1930年代，当时左翼普遍接纳苏联语

言学家尼古拉马尔的观点，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崔秋白就是W这样的

观点，看待语言问题。在探讨中国文学革命时，他提倡第兰次革命，认为

第一次（梁启超式白话小说）和第二次（五四文学革命）都是不成功的。

例如，他在批评五四文学革命时就指出：

第二次文学革命，的确建立了 "新的文学"，然而在文腔改革问
题上来讲，这是不是国语的文学呢？那却还不是。"五四"W
来的新文学的确形成了一种新的言语，然而这种新的言语却不是
"国语"——化巧游普通话。这种新文学的言语，可W叫做新式
白话……却还并不是现代中国文，而是"非驴非马的"一种言
语 几乎完全只限于新式智识阶层——欧化的智识阶层。

(崔秋白1931: 147;粗体字为引者强调）

"国语"对崔秋白而言，包含兰种不同的意义：全国的普通话、本
国的（本民族的）言语和国定的言语。他认为只有在"全国普通话"意义
上，他能够接受"国语"这个概念。（崔秋白1931: 169)王东杰在分析

霍秋白的论述时，指出："普通话的重点在于它不是靠'强迫指定'，而

是自然形成的。"（王东杰2014: 161)相对地，作为国定的语言，国语

是有一定的强迫性的。

普通话与国语的另一个对立，在于语言的阶级性：

国语和普通话被放入两个对立阶级阵营中，一个属于"官僚"，
一个属于无产阶级。尤具启发意义的是，普通话同时还是一个
与"'乡下人，的语言"对立的概念。通过这两个面向的匯分，
普通话遂脱离国语，步入一个崭新的政治空间，而这又是通过阶
级和历史这两个意义层面建构起来的：在阶级意义上，国语和一
个整体性的"国民"概念连在一起——工农之区别即使存在，也
只具有职业意义，更多时候根本没有被注意到；但对舉秋白来
说，"国民"概念显然不足>^^凸显更为细致的阶级区别。

(王东杰201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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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国语是市民阶级革命后的产物，看似代表了全体国民，其实

不过是代表有产阶级，无产阶级依然一无所有。相反地，倡议中的普通话

代表了无产阶级。

国语和普通话之间的对立，王东杰认为背后有几个考虑：第一、是两

个阶级阵营的对立；第二、左翼文化人反对国语，是为了寻求地方文化的

平等；第兰、考虑到对民族平等问题的思考。换言之，这乃是左翼文化人

全面检讨各种类型社会不平等的理论的结果。

然而，送样的"反国语论述"移植到马来亚后，出现了变化。对语言

的平等主义式的探讨，不再是阶级对立的问题，因此华人左翼并不讨论诸

如华语内部的阶级性造成的不平等问题（第一点）；在相当程度上，甚至

完全忽略寻求地方文化的平等（第二点）；而是集中火为于第兰世界与英

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即对于民族平等问题的思考（第兰点）。

华人左翼上述的转变，其实与共产党在1949年执政后，中国语言学转

变的轨迹相当一致。"1950年代初期，中国引发了标准语的讨论。然而，

相比起1930、40年代的左翼文字运动的讨论，"此次讨论甚至有'倒退'

嫌疑"：首先，标准语概念，即被规范化的语言，重新启用；其次，北京

话再次被提名作为语音标准；其兰，霍秋白普通话的无产阶级定义没人提

了。（王东杰2014: 167)然而，这也意味着"普通话"概念与国民党时

期的"国语"几乎无异。（王东杰2014: 168)

从W上来看，1960年代中期的马来亚左翼的"反国语论述"受到了苏

联和中国左翼语言学的影响。其语言平等主义的斗争与探讨，集中于民族

之间的平等，而不包括民族内部，无论是阶级差异，或内部地方文化的差

异。而这样的强调民族之间的平等，恰恰符合彼等所主张的"民族平等原

则"。

下来，且看看华人左翼的"反国语论述"。

1967年2月18日，《电总会讯》创刊号发表〈对当前语文问题的看

法>，指出：

在平等的社会里并没有所谓"国语"、"官方语文"的，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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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对外关系语，普通语等。所W目前许多人提出列"华文为官
方语文"的口号是错误的，尤其是左翼人去更违反了社会主义的
原则和立场，正确的来说，这口号应该是争取各民族语文一律平
等。

(李万千编2012: 58)

在另一篇星加坡社阵密件〈我们对语言问题的态度> 中，则提到:

我们认为在马来亚人民当中，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农民、渔民和
小商人，马来语是最通用和最容易接受的语言。因此，我们支持
利用马来语作为人民的通用语（普通语）。我们应该使用、鼓励
并发展马来语作为通用语（普通语）……任何形式的高压手段都
会破坏人民要求团结的愿望。因此，必须采取自應参加的原则来
对待各种问题。

(李万千编2012: 83;引者强调）

另一篇由新加坡厂商王友联合会发表的〈我们对语言问题的几点意

见〉，则表现出更激进的想法。他们直言"过去左派承认马来语为'马来
亚的国语'"是一项极其严重的错误。（李万千编2012: 113)认为"国

语"、"官方语文"概念是殖民地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制造出来，作为他

们的统治工具。（李万千编2012: 114)他们主张：

1.必须让各族（包括少数民族）自由、充分、平等的发展和应
用各民族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

2.反对通过任何途径（例如：宪法的途径或国家所赋予的一切
权力），为任何一种民族语文制造特殊的地位来压制其他
民族语文的生存与发展，因为这样做，在根本上是不符合
社会主义各民族平等的原则。

(李万千编2012: 114)

他们进一步提出更激进的观点，反对列马来语为人民通用语、普通语
或国家通用语。认为，"我们只承认单一民族的通用语（普通话)而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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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各民族的'人民的通用语'"（李万千编2012: 116)易言之，反对跨

族群的共同的沟通语言。

从W上的爬梳来看，马来亚华人左翼的"反国语论述"与中国左翼
1930、40年代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前者基本上主要挪用了关于"民族平
等"的思考，对于标准语对语言内部多样性的支配W及语言的阶级性，则
基本上不在其关注范围内。

六、结语

王东杰在〈官话、国语、普通话：中国近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
治〉一文中，很好地梳理了宫话、国语和普通话的区别。

官话的"官"本意不是"官條"或"官府"，而是"市民"的通
称。官话实际上类似通用语（lingua franca)概念，一种没有强
制性规范的共通语：

传统所谓"官话"，主要通行于官员、击子、商人阶层中，多少
具有区分不同社会群体的功能：作为各地人们通过长期交往"自
然"形成的语言，它也无需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可。

(王东杰2014: 158)

而"国语"这个概念，早在中国北朝就有了。根据顾炎武《日知
录》，当时国语指的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本族语，如在清代大部分时间，

"国语"都是指满语，因此所谓国，是指朝廷而言，而这又与统治者的族

群相连接。另一方面，"国语"在近代又有不同的意涵，这是透过日本引
进的现代概念，它与"国家"、"国际"、"国民"、"国王"、"主

权"等概念有关，是民族国家理论的关键词。故此，近代国语则是指"根

植于民族主义的冲动，具有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的明确自觉，其区别

功能主要在对外一面，至其对内，则意在统一：它所设定的主体是全体国

民，而非社会上的某一部分人。在程序上，它经过了相关政府部口正式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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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带有很强的规范色彩。"（王东杰2014: 158)

至于"普通话"，一般认为在清末年间，随着"国语"概念一同从日

本引进，起初与国语是同一个概念。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普通话被

左翼文化人赋予不同的政治意义，跟国语区分开来，并成为打到国语的武

器。它所强调的，乃是一种无论是就语言内部或外部而言，都在追求高度

平等的语言理念，因此相对于国语的管理、规范化、强制性等，它强调的

是自然。

W上从王东杰文中梳理了官话、传统国语、近代国语和普通话四个概

念。这四个概念，其实可W套入本文谈过的有关马来语的语言理念。

19世纪末期的备备马来语可等同"官话"，强调的是由社会自发、自

然生成、非规范化。至于柔佛政府推动的马来语现代化，则接近"国语"

这个概念，主张语言必须被规范化。然而，随着政治格局的发展，马来民

族主义出现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一种强调突出"马来人主导的国家"

(基于社会契约的公平），W及强调全民共享文化与权利的"马来亚民族

主义"（单一国族国家的平等）。前者类似"传统国语"的概念，而后者

则是"近代国语"。最后，秉持"民族平等原则"的华人左翼，挪用共产

主义阵营的理论资源，来回应冷战时期的语言政治挑战，其所提出的反国

语的语言概念，无疑就是"普通话"了。

然而，如前所述，华人左翼的"普通话"所侧重的，是"民族平等"

的一面，而忽视或否定了 "语言的阶级性"与"地方文化差异"的问题。

这样的一种转变，一方面固然是受到195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语言学理论发

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当时马来亚语言政治现实的迫切性相关。后者

所指的乃是：相对于其他问题，语言在民族方面的平等，严重受到威胁。

而这威胁，在华人左翼的论释中，被认为是英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

动派的阴谋，意图永固其殖民地身份与保卫其利益。也因此，"普通话"

作为抗争武器，所对准的，并非马来语本身，也非仅仅是国语、官方语言

这概念本身，而是冷战格局下的英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反动派。易言
之，这是第兰世界反新殖民主义的抗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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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其他相似的观点，可参黄庭康（2008)。
2 从1949至1964年期间，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冷战部署的政策演变分析，可参霍墙

(2013)。

3 马来世界究竟是否真实存在，引起学界的争议。阿都拉曼恩蓬（Abd山Rahman
Embong)认为："虽然Melayu (马来人）的称号在早期的帝国，如室利佛逝时
期，还未被采用来指涉这个区域和居住于此的人民，但是这些王朝或帝国属于日
后被称为'马来世界'或AlamMelayu世界的一却分，W及其人民日后被称为'马
来人'的事实确凿。历史上有许多事实与实践早在形容或解释它们的术语或概念
被发明之前，就发生的……这个现象可被称为'知识的滞后’ （knowledge lag)
或'概念的滞后'（conceptual lag) " (2015： 37)

4 一个初步的想法是，这跟其现代化发生的领域的区别有关。各雀社群的现代化来
自社会与经济领域，而柔佛马来行政官员的现代化则发生在国家领域。相对于社
会与经济领域，国家领域显然基于统治的理由，更迫切需要建设效能更大的表达
工具。另一点，化可能跟跟高等马来语和低等马来语的性质区别有关，但这些都
无法解释何W同样是克里奥语的印尼华人马来语却走上规范化、精致化。

5 劳工党主要W城市华人为主，而人民党则是乡区马来人。两党有默契的分别在工
运与农运分工合作。

6 两者的区别，大致上可W这么说，马来文精英追求的是"马来文在公共意义上的
绝对支配权"，一初有关公共利益的，无论是官方事务或民间的公共舆论领域，
都应该由马来语文支配。至于华社，却有几种不同看法，概括而言，包括了：
一、接受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文，并认为宪法152条款足W保障语言
的自由使用、维持社会层面的多语制，比如1960年代的《马来语月刊》的编辑团
队；二、接受马来语为国语，但华语必须列为宫方语文之一，他们认为唯有如此
才能保住多语社会，比如华教运动、左翼华人等。在这当中，双方看待语言的态
度可能会有差异。第一个群体同时W马来语与华语为认同对象，反之第二群体
中，不排除部分人接纳马来语为国语，不过是一种运动的策略考量。

7 打留者在营内惨遭迫害，除了恶劣的生活条件、精神虐待等，"在扣留营里，
打留者仍然被剥夺集会、行动、言论和通讯自由，甚至连唱歌和游戏都不准，
即使在牢房小聚，也要受到惩罚……"（马来亚劳王党党史王委会2001: 484)
"……超过互个人在房巧闽读或谈天不被允许……"（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
会2001: 488) W此遭遇来看，营内的"私"，不仅因为相对于营外的"么"而
言，根本上，在它巧部本身，就不被允许拥有"公共"空间，扣留者不被允许过
公共生活。

8 许氏在该文中化评华人的平等观是一种回应自身族群不平等的反应，后者强调
"机会平等’’，却忽略了西方政治哲学强调的"相同起跑线"。换言之，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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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弱"的论述。（许德发2015: 166)然而，华人社会是否就缺乏"扶弱"论
述与实践，可W进一步再斟酌。譬如，当华人左巽分子在对抗"英语至上"时，
其所不忿的，不仅是华教地位，也不忿巫文教育被当局边缘化。此外，林连玉在
1956年发表〈为《马来前锋报》开斋节特刊而作> 时，就曾指出；"马来亚各民
族的文化与经巧发展得极不平衡，这是极可遗憾的现象。但我们相信天生人类是
生而平等的……只耍政府采取的政巧是公正的，不平衡的现象很容易的可K纠正
过来……"（林连玉1M6: 215)

9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板依伊斯兰的华裔穆斯林，在1980年代左右被注册局规定，
必须在身份证上注明自己的家族姓氏，此举的目的是要社绝透过板依伊斯兰获取
马来人特权的行径。

10举个例子，究竟是否应该把马来语(bahasa Melayu)改为马来西亚.语(bahasa
Malaysia) W凸显其全民性，多年来在马来社会引起不少争议。马来语曾在1969
年513事件后的1970年代改称马来西亚语，但在1W6年又改回马来语，至2007年
又改成马来西亚语。官方更改名称用意是凸显其全民性，但此决定遭部分马来人
反对，认为这是牺牲掉马来语是专属马来人的语言的历史意义。换言之，更名
被视作典当马来语作为马来人支配象征的行为。读者可浏览这篇博文，作者表
这了 对命名为马来西亚语的不满。见http://siasah<iaily.blogspot.my/2007/08/bahasa-
melayu-ke-bahasa-malaysia.html»

11在此多补一个例子，W 了解左翼人去如何看待马来亚宪法，在一篇署名维平的文
章提到；"根据马来亚的宪法，人民一律平等，各民族得W自由应用和发展他们
的语言和教育。华、印族既是马来亚民族的一环，华、印语言和教育，也应是马
来亚语言和教育的一环……但是，他们还进一步践踏我国的民族平等原则……这
就直接违背了马来亚宪法的规定！"（李万千编2012: 71)

12潘永杰W加拿大学者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自由的文化主义"（L化eral
Culturalism)来概括林连玉的政治立场，这有可取之处。（潘永杰2015)然而，
金里卡的少数群体权益其实可分好几种，其中与马来亚局势相关的，有两种类
型：一种是少数民族权利；另一种则是移民多元文化权利。前者享有的白主权利
更大，大体上享有一般民族国家所享有的大巧分权利，包括可拥有自己的社会性
文化机制，而后者基本上最终必须融入移居国的主流社会。W此来看，马来亚华
人应该归为少数民族权利，还是移民权利，还有斟酌余地，见金里卡（2004)。
无论如何，华社向来自视为民族，因此W "自由的文化主义"来分析他们的理
路，并无不可。

13 "平民主义"的译法可能有误导性，因为Marhaenism不只是指平民.也包括了农
民、民族资产肿级与知识分子等。无论如何，为方便起见，本文采用所引之译本
的译法。

14关于论争的发展经过，参李万千编(2012)的序文，在此不费。必须指出的是，
这场运动并非仅仅停留在论述层面。例如，在1967年8月26日："劳党榜州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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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个地区发动火炬游行，反对政府实施国语法窠。同时，数百名中学生也在另
处两处进行类似游行，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不要国语法窠'、'华文教育要开
花，华校学生要讲话'、'全马同学团结起来，坚决桿卫民族教育'、'争取列
华、印文为官方语文'、'反对消灭华文教育'、'反对英文至上'等。吉隆坡
则发生两宗反对国语法窠的示威游行。除此之外，劳党各州分支部皆奉中央秘书
处的指示，在党所悬挂大布条化议，而柔佛分部更于9月13日在新山召开大集会
反对并抗议国语法窠的实施。"（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2001: 509)

15不管华人左翼是因为受到中国语言学埋论影响而转变，还是因为直接从斯大林的
著述中获取新知而促成转变，"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观点，无疑为华人左翼消解
了民族内却的阶级斗争，从而能够集中为量解决民族平等（英美帝国主义对第兰
世界国家民族的压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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